
我跟着乞讨者逛大街

这天我来到罗山东大街菜市场， 我跟着那位头
戴一顶旧草帽的乞讨者，他上身穿一件白褂，蜡黄的
脸上堆满了笑容， 脖子上挂着一个青色的油腻腻的
布搭子。他嚷着小曲来到了一个肉架旁，开口道：“开
开恩吧，我半个月没尝油星子了。”

那黑脸屠夫用油手朝他脸上摸一把， 伸刀朝猪
肝割了一小块，朝他手心上一塞：“去，去，去！”

“再把点肥的吧？”他乞求着。

那黑脸屠夫挥刀又割了一截只有二寸长的猪尾
巴，朝他手心打去。他拿着望了望，笑笑走了。

他来到一位中年妇女的洋葱篮子旁蹲了下来，

说：“把个洋葱吃。”他望着她的眼神。

“你个瞎鬼又来咧，我还没发市，去。”那干瘦的
妇女朝他那黑黑的肩膀推了一把，他身子一歪，用一
只手支住了地，笑着说：“把个咧。”

那妇女越推，他越笑，声音越高。然后他伸手拿
了一个洋葱，笑嘻嘻地揣进了他的布袋里。

我站在一旁，凝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把点肉吃。”他又来到一家肉架前，两眼望着那
半扇猪肉说：“把点吧。”

“去去去，闲人。”那矮胖的屠夫不耐烦地冲着他
斥道。

他脖子一扭，冲那屠夫来了一句“没见过，给我
还不要咧！”

“把个萝卜吃。”他在萝卜篮子前弯下了身子，手
伸得老长：“把个咧！”

“你刚才才要过，还要吗？”那年轻妇女说。

“我哪有咧，我要稀得很。”他接过那年轻妇女递
过的一个小萝卜，在眼上瞅了瞅，忽然往她篮子里一
扔，道：“把个大的，这小的跟手指头样。”他接过一个
大的萝卜，用他眼睛瞅了瞅，他的那双眼睛布满了眼
屎，好像几天没有洗脸似的。

“把个黄瓜吃。”他说着弯下身来，把手伸向竹篮
子里的黄瓜，不停地颤抖着。

“去！把个鬼你说，现在是啥季节，割麦季节，你

咋不到麦地里去拾麦。要在淡季，我给你！俏麦季，我
一个也不给你！”那位头戴草帽的胖女人说。

“不给我？”他把眼睛往上愣了愣，说：“你望我能
拾麦吗？把个小的，唉！把个小的。”他说着用手指碰
了碰篮子里的黄瓜，抬高嗓门唱了起来：“说你尖，你
就尖，这一点咋忍心往外掂，叫你添，你就添，你辈辈
都出文武官！”

他离开了，朝另一条街走去，边走边唱道：“你别
气，你别恼，凉水烧开能解渴。世上哪有说不好，油灯
灭了能点着，多少给点就算了！”、“太阳一出明晃晃，

张飞卖肉在街上，他硬货也硬，一天能杀五头猪，赚
得白银满车流！”、“紧八步， 慢八步， 财神来到杂货
铺，生意好，生意兴，请大姐给个三二分！”

我一直跟在他的身后，听着他边走边唱。他一直
进了政府的家属院。

“你要饭咋要到县长家里了。”一位干部对他说。

“我就是找县长要，给少了还不中咧，我是跑青
路的，一年就是一趟。”

“那能给多少？”那干部问。

“给多少，至少得一升，要不我就住这不走咧！”

这时县长出来了，他走上前跟他说：“我找你说件事，

县供销社占了我的宅基，我听说上边有了政策？”

“你咋知道有政策？”县长问。

“我听说有，要不解决，我要刨供销社的墙根！”

他朝县长讲。

县长笑着对他说：“你有什么要求，你就去找他。”

他转身望了望我，摇摇头说：“我不找他，我就找你县
长，他解决不了我的问题，他一直跟在我身后，他能解
决我的问题？”他怀疑地望着我，不相信他的眼睛。

我向他安慰道：“请你把具体情况写下来给我，

我会帮你解决。”

“你是谁？”他瞪大眼睛望着我。

“他是常务县长， 专门负责这事的。” 县长对他
讲，他才迟迟疑疑地走了，走后抛下这样一句话：“他
解决不了，我还来找你，县长！”

父 亲 终 于 回 家 了

这天夜里我心里一直烦躁不
安，翻来覆去睡不着，一会想个这，

一会想个那，从小学到高中，从高
中到当民办教师，从民办教师到公
社通讯员，从通讯员到农业学大寨
工作人员，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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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恢复高考到潢
川师范学校，从潢川师范学校到来
龙中学教书， 从教书到省委党校，

从党校到地委宣传部，从宣传部到
潢川县委办公室，从办公室到县委
宣传部， 从宣传部到县委党校，从
党校来仁和。又想到父亲的一生艰
难，抚养我们兄弟六人，倾尽一辈
子的心血，在我记忆以来，父亲都
是在贫困中挣扎着， 过着衣不遮
体，食不果腹的生活，他为人正直
憨厚， 勇于吃苦耐劳， 在饥饿、寒
冷、病痛、劳作中度过了一生。他脾
气暴躁，时常动手打我母亲和我们
这些有时不听话的孩子们。

今年二月我把父亲和母亲接
到仁和老三家过年，想让父母能吃
顿饱饭， 能过上几天不发愁的生
活，可没想到在五月份我责令三弟
的爱人去做人工流产， 他们想不
通， 把心中的怒气朝父母身上倾
泻，父亲一气之下，又走出了三弟
的家门，怎么也不和他两口子住在
一起了。没办法，我在瓦厂给父母
找了两间房子。我为此还狠狠打了
三弟一巴掌。想到这些，我的眼泪
止不住地流了下来，不知不觉眼泪
把枕巾也打湿了。

我想到父母的艰辛和痛苦的
一生，我的心都碎了。再加上父亲
病魔缠身，患有高血压、冠心病，他
曾几次鼻腔窜血，我在县委办公室
工作期间曾两次半夜三更地到来
龙医院给父亲进行抢救，他鼻腔一
窜血，就吓坏人。如果父亲真有个
三长两短的，他可怜的一生都是在
痛苦中度过的，可以讲为我们弟兄
六人榨干了他的心血，磨灭了他生
命的火花，他的这一生是多么的痛
苦。

果然不出我爱人的所料，翌日
八点多钟，乡政府打来电话叫我赶
快返回仁和，说我父亲病危了。

我一听如雷轰顶，顿时感到天
旋地转，我的精神崩溃啦，一屁股
坐在椅上，软瘫在那里了。我镇静
了一会， 就匆忙向仁和瓦厂赶去。

父亲已静静地躺在屋里的地上，鼻
子上挂着氧气， 医生正在忙上忙
下， 我望着呼吸艰难的老父亲，眼
泪流个不停，这时医生把我拉到一
边，小声对我说：“看来你老父亲不
行了，他是脑溢血，没治了。”我含
着眼泪点点头。

那天下午老天爷下着大雨，吃

了午饭，父亲一反常态地打着伞，非
要冒雨去理发， 我母亲怎么也拦不
住他。

“明天天晴了再理，不行吗？”母
亲劝他说。

他说：“不行，我今天必须去理
个发。”父亲的性格是倔强的，他决
定干的事，谁也拦不住。他打着伞，

冒着大雨去找理发店，他理了发回
来， 晚上还吃了两大碗面条子。母
亲告诉我：“谁能想到夜里一觉醒
来，他就不行了。”母亲伤心地向我
哭诉道。

我压抑住内心的悲伤， 劝着母
亲，我担心母亲承受不了这种打击。

可怜母亲和父亲吵吵闹闹， 磕磕碰
碰， 在饥饿寒冷和繁重的劳作中度
过了四十多年。 终于把我们弟兄六
人拉扯大了， 还没来得及享受子女
们的报答之恩， 父亲就这样匆匆撒
手西去了。

父亲一辈子喜爱喝酒， 在我的
记忆中， 父亲一辈子喝的都是散装
的白干酒， 我在县委办公室工作的
那一年的春节， 我特意为老父亲买
了两瓶四特酒。 我计划今年过年特
意要为父亲买上几瓶好酒， 让他老
人家品尝品尝， 可我的想法已成了
泡影。 我后悔为啥不在一个礼拜以
前，给父亲买一瓶好酒喝呢？我算个
天下不孝之子啊，我悔恨自己。

记得半个月前， 父亲来到了我
的办公室，他对我说：“春恩，这大旱
老百姓旱得可怜啊， 俺可不能去占
人家的便宜，去贪公家的一分钱，人
心都是肉长的， 老百姓可怜啊！”我
清楚父亲来， 是因为家里没有钱花
了。 我把腰里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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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钱掏给了
他，他拿着钱，还一直叮嘱我：“你可
要注意身体， 我看你这段时间瘦多
了。你是我的希望，要注意身体，知
道吗。”

“我知道， 您放心吧”。 我答应
着。 这是我半月前和父亲的简单谈
话，是我最后一次和父亲交谈，也是
我最后一次给老父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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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钱，我
不清楚老父亲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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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钱花完没
有。我想到这，眼泪唰唰流个不停。

人的生命就这样轻易结束了， 我模
糊的双眼， 呆呆地凝视着躺在地上
的父亲。

他们决定找一辆拉货的大卡
车，去把老家的几位亲戚拉来，做一
次告别，我同意了。十一点左右，我
二叔来了，他一见我父亲，双腿跪在
父亲的身边哭了， 喊着：“老大，老
大， 你咋了， 难道你就这样撇下我
们，你自己去了。老大，你醒醒，我心
里有好多话要跟你讲，你不能走啊，

老大。”二叔哭诉着，非常悲恸。

我感受着这生死诀别的悲伤和
痛苦，当时钟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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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父亲的心脏停止了呼吸，他
骑鹤西去了，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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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屋内响起了一片哭声，这哭声
撕扯着我的心，我头晕目眩，胸腔
像刀剜似的疼痛，泪水唰唰地往下
流着。

二叔告诉我，昨天夜里他一夜
没睡着，睡到半夜时分，他的屋门
响了一声，他躺在床上，听到堂门
有脚步声，他连忙划根火柴把油灯
点燃，他下了床端着油灯，把三间
房屋找遍了，也没有找到人。天一
亮他就搭车到县城，由县城搭车到
仁和。他庆幸为父亲送终了。可回
去接亲戚的大货车到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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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多钟
才回来。二叔现在才明白，那是父
亲的灵魂回家啊！

我和乡里领导安排， 不要告诉
任何人，任何单位，任何朋友，包括
我工作过的县委办公室、 县委宣传
部、县委党校、来龙中学和来龙乡政
府。 我不愿去打扰任何人、 任何单
位。我记得古人写道，死去何所道，

托体同山阿。一切从简安葬。

明日一早送父亲回家， 一夜我
为父亲守灵， 那白色的蜡烛一直在
燃烧着，伴随着哭声，度过一个痛苦
的夜晚。

清早，父亲要回老家了。天蒙蒙
亮， 我们就把父亲的灵柩抬上大卡
车上。我和母亲、爱人坐在那辆帆布
篷北京吉普车里， 趁着灰蒙蒙的晨
雾， 在平静的道路上往老家的方向
驰着。车子路过桥涵和路口，护送灵
柩的亲戚总要放一些鞭炮。

我闭着眼躺在座位上，脑海里
已晃动着父亲的身影，一个头天夜
上还吃两碗面条的父亲，就这样离
开了人间，离开了我们就撒手而去
了。回想他在仁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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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里，在这
187

天里我没有和父亲单独生活过
10

天。 父亲也很少到乡政府来找
我，除了他特别的困难，他才来乡
里找我。

我最感到内疚的是父母无米下
锅，喝了几天的面糊糊，是一位好心
的邻居给父母送了一布袋大米。这
位可爱的人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他姓
啥、叫啥，想到这我又伤心地哭了起
来，眼泪不断地流着。

好心的乡邻早早的等候在村
口，等着这位相处几十年的老人，终
于回来了。 他们清楚这次回来已是
永远不会再走了，叶落归根了。有位
朋友跟我讲， 告诉不告诉你在县城
工作过县委办公室、宣传部、党校、

来龙乡、踅子镇等单位。我说算了，

人都死了，还何苦去麻烦别人呢？风

水先生跟我讲要在家守灵三天。我
没有同意， 因为我没有向县委领导
请假，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办理。我跟
风水先生讲，吃了饭就下葬吧，停再
长也是要入土的。 风水先生闭了一
会眼，说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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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下葬吧。

父亲入土了， 随着人们的哭声
和鞭炮的燃放声， 他老人家静静地
躺在他生前劳苦耕作的那片故土
里，静静地步入了那个没有饥饿、没
有烦恼的天国之邦了， 矗立在我眼
前的是一堆黄土。

我伫立在大堤上， 凝视着屋后
那静静的淮河， 河水缓缓的向东流
去，不舍昼夜地冲刷着河床的泥沙，

曲曲弯弯地流淌着。 我的父亲也像
这河里的一粒沙子， 任凭雨水的冲
刷，风风雨雨，曲曲折折，最后终于
消失在这人生的永恒的长河里。

父亲一生是平淡的，几十年来，

他一直固守在淮河的岸边， 终年他
都为生存而拼命奔波， 同洪水、寒
冷、饥饿作着顽强的斗争，在这极度
困苦的生活环境中养育了我们弟兄
六人。他并没有因为生活的窘迫，而
媚取他人；没有因为贫困，而丧失做
人的品性；没有因为饥饿，而去窥窃
他人的财物； 没有因为清苦， 而丧
志；没有因为家庭困难，而让我们弟
兄辍学。 他时常教育我们：“从小读
书不用功， 不知书中有黄金。”、“万
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冻死迎
风站，饿死不低头。”他教导我们做
人要有骨气，“人穷志不穷！”正是父
亲的教导才使我成长起来， 面对如
何艰难险阻，我都能做到临危不惧，

迎难而上。

最令我感到遗憾的是， 父亲一
生没有照过一次相。 那天他躺在地
上，鼻上插着氧气的时候，我叫李春
天为父亲拍几张照片，他拿着相机，

为父亲拍了好几张照片， 我担心怕
拍不好，我又叫他多拍了几张，可他
冲洗出来都是一片空白， 唯有洗出
了送灵柩的那一张照片。

父亲一生没有为我们留下遗
像。宛如那河中的沙粒一样，无影无
踪地消逝在流动的河床里。 父亲没
有为我们子女留下钱财，去世前，他
腰无分文。 可他为我们留下了他做
人的正直、善良、勤劳、勇于吃苦、百
折不挠同各种灾难作斗争的顽强的
生命力和永不服输的拼搏精神，这
是父亲留给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
富。父亲离去我们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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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了，可
我们弟兄几人， 虽说都是无为的草
民，但都是遵纪守法的合格公民。

下午
3

点多钟，我告别了可爱的
乡亲和前来送灵的亲朋好友。 我和
母亲、爱人一块乘车回到了县城。

毛 尖 赋

淮南佳丽地。白云灵山下，清茶比酒香。信阳茶
园，大都环山绕水，缘坡而植，喜阳耐阴，甘于瘠薄，

清瘦香郁；野茶古树，多隐藏深山白云之中，朝朝暮
暮，凌寒沐雾，饮天地灵气，采日月精华，叶片瘦薄清
秀，炒制毛尖，醇香如酒。入口柔绵微苦，咽之，馨香
生津，浸脾润肺。

春阳艳艳，白云浮空，乃采茶丽日。采茶少女净
手素装，不得染半点香料，因“洁性不可污，本自出信
阳”之故。春风拂面，纤手采芽，盛之竹筐。青山绿水，

茶歌悠扬：信阳茶山春露香，少女素装纤手长；云中
采茶忍饥渴，日暮归来不满筐。一曲茶歌道尽了采茶
姑娘的劳苦。一斤上等毛尖，从杀青、甩条、炒制、烘
烤、精选等十几道工序，都是手工操作。过火，茶呈烧
糊之味；欠火，茶有青气苦辣；火适中，方能出好茶。

毛尖有“春茶苦、夏茶涩、秋茶好喝舍不得摘”之说。

春茶又分谷雨前后之别，雨前茶，形如雀舌，通体白

毛，香醇味正，略带微苦。雨后次之。

储茶有学问，毛尖厌伪装。盛夏，华贵包装，月余
可变质走色，汤如酱，味同嚼蜡；置冰柜零度左右，可
保鲜逾年，清香如初。

茶有十德：散郁、驱睡、养气、疗病、树礼义、表敬
意、尝滋味、养身、修道和陶冶雅志。毛尖不择贵贱，

不论高低，金银茶具，不如紫砂味美。都市之水，不如
山涧清流甘醇。渴，饮之可止；醉，饮之可醒；油腻，饮
之可解；中毒，饮之可排；具有提神悦志，养颜抗癌功
效。嘴里有臭，细嚼几片，味苦生津，气香盈腔，异味
荡然无存。

隆冬飞雪，万物凋零。可睹茶花绽放，香飘冰
天雪地，与梅争妍。雪天来友，山路不畅，常以茶当
酒。扫雪煮水，炭火一盆，茶壶一把，饮茶叙旧，谈
古论今；兴起挥毫，哼唱采茶小调，忘情于山水之
间，其乐融融，尽享茶乡之乐矣！

商 赋

泱泱华夏，商史悠悠。炎黄谋生，凿商业之先
河。尧治天下，处水者渔，处陆者农，泽皋织网，陵贩
耕田，得以所有易其所无。舜居贫困，贩于顿丘，买
贱贵卖，万世商道。三皇五帝，崇商至圣，率民谋生。

西周全盛，商业兴起，筑巢引鸟，促进繁荣。

悲兮哀兮，国人暴动，幽王之灭，亡于商人。礼崩
乐坏，源于商贾。士不入市，罚商为奴，重农抑商。

汉时禁令，商不衣锦，行不坐车，不为官吏，视为
贱人。一部蓝本，延至明清，商人才昂首挺胸，荣
耀于市。

千古商道，沉沉浮浮，几度沧桑。从端木生涯，

善窥行情，富而好学，到计然之术的薄利广销；从
陶朱公为商尚德，散尽家财的壮美之举，到商祖白
圭的“智、勇、仁、强”的为商之道；从官商管仲理
财，到桑弘羊的雄宏阔论；从弦高途中犒秦师的为
国赴难，到吕不韦舍财取义的投机；从王戌卖李破
核的奸商丑行，到王元宝以金涂壁的奢侈挥霍；从
粮商任氏从俭美德的家风， 到千金买骨和伯乐视
马的美谈；从石嵩斗富的丑闻，到皇商王安石的变
法悲哀；演义了官商之豪夺，儒商之高雅，义商之
美德，奸商之丑陋，奢商之遗臭的千年商史。

今日商道，鱼目混珠，混乱无序，良寡莠多。商
而无德，行骗欺诈，假冒伪劣，充斥于市。大凡豪
商，银弹外交，攀官寻佑，狼狈为奸，联手行骗，巧
取豪夺，一夜暴富。富而不仁，挥金如土，穷奢极
欲，污染社会，招之公愤，加剧社会矛盾。不少富
商，学识贫乏，素质低劣，富而忘形，商德匮乏：

富而无学。史不览古，文不读经，艺不识珍。胸
无点墨，满身铜臭。信仰无寄，精神空虚，拜金为
上，市井庸人。

富而无德。理性泯灭，利贪智昏，损公肥私，损

人利己，行媚权势，作奸犯科。谋财伤命，欺诈行
骗，危害社会。偶尔作秀，施舍小银，沽名钓誉，欺
世盗名，以售其奸。飞扬跋扈，武断城曲。

富而奢侈。心态扭曲，本性释然。炫耀富有，挥
金如土。口贪食欲，美酒佳肴，山珍海味；身贪其
表，披金戴银，珠光宝气；性贪美色，纳妾嫖妓；耳
贪声乐，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实乃行尸走肉，造粪
机器。

古人云：利以养体，义以养心。物聚必散，天道
然也。富要守节，慈善为本，勤俭为节，做人为上。

富而尚德，乐善好施，千古美名。

富要守道。取财有道，聚财有方，源于自然，用
于社会。用财有度，不可偏激。浪费失德，挥霍有
罪。富而不侈，富而不耀，富而守节，不可妄行。

富要守德。财如流水，绝无永恒。时聚时散，如
云掠空。得之莫喜，失之莫悲。散财济穷，取之于
义。财如利剑，理则为舞，乱则伤命。财如砒霜，适
度则利，失度则毒。金银珠宝，万贯家业，身外之
物，不可负累伤体，为金钱奴隶。

富而守节。贾服儒行，富有义举，信誉卓著，做
人为本。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华丽衣锦，珠光宝
气，难掩内在媚俗；宝马奔驰，难饰精神空虚；山珍
海味，难解五脏之患；美女如云，难扶阳刚之气；流
声皓乐，难除心灵污垢；万贯财富，难买健康身躯；

功名利禄，难铸美丽灵魂。

钱如陷阱，迷则堕落；钱如毒液，贪者身亡；钱
如恶魔，令人霍乱；钱如阳光，奉献社会而流芳。

千年商训，广施仁术，诚信为本，慈善载道，义
行厚生，诚商良贾。富而博学，品高行雅。崇尚勤
俭，修心育德，济穷助弱，乐于奉献。造福社会，铸
造美丽人生，此乃商德之道也！

大 别 山 的 呼 唤

1992

年的秋风揉红了香山的枫
叶，牵来了大别山的一片山水。这秀
丽的山水给北京抹上了一片青
绿———革命老区大别山写生画展轰
动了京城，触动着一颗颗观众的心。

画界名流，为老区人民呐喊
改革的春风，吹拂着大别山的沟

沟坡坡、村村寨寨，生活在这片红色
土地上的勤劳勇敢的人民，围绕着一
个诱人的“富”字，在奋力地拼搏。

大别山的山山水水，自古以来都
是秀丽的，但是由于贫穷，历代的画
家的笔很少触及这里。 不知何故，画
家王鸿与大别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上
世纪

70

年代，王鸿从北京下放到这里
的“五七”干校。回京后仍不忘这里的
一切，他泼墨作画，描绘大别山的雄
姿和风土人情。 大别山需要宣传，大
别山需要更多人了解。 为了老区人
民，王鸿不辞劳苦，先后邀请了北京、

天津、西安的画界名流来大别山写生
作画。老画家罗明来了，北京擅长画
山水画的张仁芝、王文芳、李向汉、杨
达林、李起、郑淑芳、周学龙、李春海、

李书芹来了，天津的赵树松、傅以新
也来了。他们先后深入到罗山、商城、

新县、红安、大悟、麻城、鸡公山、灵山
等地，带着干粮，背着水壶，徒步在大
别山的沟沟壑壑里，在嵩山峻岭上攀
登，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悬崖飞瀑，

林海松声，潺潺溪流，飞禽走兽……

无不倾注了画家们的一片深情。

700

多个昼夜过去了，画家们呕心创作了
120

多幅反映大别山的精品画。 为了

布展，画家们亲自动手，年过半百的
画家张仁芝劳累成疾， 晕倒在地上。

开展的那天，罗山县的领导提出要答
谢一下老画家，郑淑芳一连跑了几个
酒店，进去了，又出来。数百元一桌的
宴席，画家们不忍心吃，他们亲眼目
睹了老区人民艰辛的生活。照他们的
话说，一桌饭在老区，足够一家

6

口人
的一年的开销。末了，画家们挤进一
家嘈杂的快餐店，算是领下老区人民
的一片心情。

副委员长的关怀和问候
公元

1992

年
16

日下午
3

时许，北
京红霞公寓。我和人大常委会的朱卫
平同志来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雷洁琼为罗山县所举办的画展
剪彩。我清楚副委员长雷洁琼的工作
非常繁忙。一种渴望和担忧的心情驱
使着我的脚步。想不到她的秘书早候
在门口。 雷老微笑着朝我伸出手来，

和蔼地说：“你是县长， 见到你很高
兴。”一句话消除了我的紧张，缩短了
我们之间的距离。秘书热情地为我们
沏了茶。我向雷老汇报了举办革命老
区大别山写生画展的情况。

雷老听了很高兴， 赞许道：“这
好！ 大别山应该好好向首都介绍介
绍，宣传宣传。”雷老虽然没有到过大
别山区，但她一直关怀着老区人民的
生活和建设。雷老问：“那里的路好走
吗？你们革命老区经济文化建设怎么
样啊？我知道革命老区那时候非常贫
苦。”雷老把“非常贫苦”四个字说的
特别重，重得掷地有声。

雷老的关怀深深地触动了我的
心，正因为这个“贫苦”，那时的革命
火种才得以生存。 敌人扑不灭它，砸
不烂它。 这星星之火燃遍了九州大
地。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别山区发生
了变化，说具体点，这个变化还只是
刚刚解决了温饱，通往富裕的道路还
相当艰难。面对委员长的询问，我在
脑海里捕捉着适当的字眼，如实地介
绍着大别山区所发生的一切。

雷老沉思着，它理解老区人民的
艰难。临别时，雷老握着我的手，一再
嘱咐着：“革命老区人民，我向他们问
个好！”

18

日开展的这一天，正值党的
十四大召开之际。 十分繁忙的雷老，

终于来了，她精神矍铄，健步登上历
史博物馆二楼展厅，挥毫在留言簿上
写下了三个遒劲的大字———雷洁琼。

展厅里沸腾起来了。观众们朝雷
老涌了过来，一双双敬仰的目光聚集
在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身上。她微笑
着向观众招手致意，兴致勃勃地操起
那把金灿灿的剪刀，剪在那鲜艳的绸
布上。这一剪，为首都人民剪出了一
片秀丽的山水，为大别山老区人民剪
了一个充满希望和美好的未来。

一片山水，一片情
为期一周的革命老区画展，呼唤

着许许多多对大别山饱含一片真情
的热心观众。 中国中央电视台曾

3

次
播放画展情况。《人民日报》、新华社、

《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中国环
境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以及
《美术》、《迎春花》等十多家报刊都争

相报道了老区的画展。

大别山的过去和现在，大别山的
山山水水，村村寨寨，一草一木，都牵
动着观众的缕缕情丝。《人民日报》文
艺部副主任李润德同志看了画展，极
为兴奋，连声赞叹：这样系统地反映
大别山，还属首次，画展办出了水平。

北方公司的干部李俊强，从画面上看
到了那片养育过他的山水，沉淀的往
事涌上心头，两眼潮湿了，他久久凝
视着画面，并特意留影纪念。一位年
逾花甲的观众追忆说，在革命战争年
代，大别山的人民啃着树皮，嚼着草
根， 把省下来的粮食送给军队充饥，

面对凶狠的敌人，宁肯扑向那滴血的
屠刀，也不肯出卖革命同志，这位老
人还向观众讲了一个故事， 中原突
围，有位同志负了伤，当地群众将他
隐藏在墓窖里，是一位妇女用乳汁救
活了这位伤员。这就是老区人民的精
神境界。北京某医院

70

多岁的董宏锦
老人看了画展说：“

30

年代我在大别
山工作过， 我对革命老区很有感情。

这些画画得也很有感情。”她一直嘱咐
我们：今后，你们革命老区多多与中央
领导联系， 一定要求得中央领导与各
方的支持和关怀。老人的一片盛情，老
区人民是感激的。是的，革命老区大别
山的人民是要尽快摘掉贫困帽子，以
告慰长眠九泉之下的烈士英灵。

大别山呼唤着知音， 呼唤着国
内外同仁志士和朋友光顾这片山
水，来共同开发这里的一切。老区人
民渴望着！

责编：肖胜段黎明照排：邱夏
邮箱：

xiaosheng1973@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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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潢川县人， 河南省作
家协会会员， 信阳市作家协会副

主席。

主要著作有《龙之魂》（湖北美术出版社
1995

年
3

月出版发行）、《凤之灵》（河南美术出
版社

1997

年
10

月出版发行， 获国家专利）。作
品《醉仙》、《旱魔》、《野情》获《当代作家》、《莽
原》 举办的全国微型小说三等奖并入编香港
神州出版社主编的《中国大陆微型小说家代
表作》，有诗词被编入《中国当代诗词家新作
集锦》。

中央电视台的《祖国各地》、《中国报道》、

《海外新闻》、《鉴宝》、《东方时空》栏目及香港
凤凰卫视中文台曾多次对其进行专题报道。


